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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晴晴，我年少时的梦想 ，就是嫁与你为妻。 

姥爷抚摸着我的头发“呦，你这个倔强的姑娘。”窗外的风在夜

里呼呼作响，我用手挑挑红烛的灯芯。姥爷说，头发黑亮又多的姑娘，

要比别的姑娘倔强的多。 

村东头的阿威进城打工去了，隔壁的兰兰嫁人了。“我们晴晴想

嫁谁啊？姑娘大了就留不住喽。”我伏在姥爷的胸口，听着他的呼吸，

仿佛旧旧手风琴发出缓慢沉重的呼吸声。 

“我也想进城，我想学裁剪。”父亲离开的早，母亲受到打击一病

不起，家里就剩下姥爷还硬朗的身子骨，我又是女孩，做不了什么重

活，总要学一些以后能用的到的活计才行。 

“哎？姑娘大了就要嫁人了啊，怎么还想着做活。”姥爷宠溺地

笑着我“我总要给自己准备点嫁妆钱啊姥爷。”一说到钱，姥爷又满

面愁容。“去吧去吧，晴晴懂事点好。去找阿威吧，同村的孩子，总

能相互给点照应。” 

“嗯，我肯定能找到他。”我别过头去，不让姥爷看到我笑开的

嘴角。 

我进城了，进了一家技校学裁剪。我联系到了阿威，他给一个工

地上搬砖，每天满身灰，住在一个 20 平米的小出租屋里，我偶尔帮

洗衣店补补衣服挣点钱，虽然不多但是足够我维持正常花销还能多出



 

 

来一点零花钱，每隔两天就买些凉菜去看阿威，看到他因为劳累饿的

大吃的时候，我开心极了。 

你说我喜欢阿威？恩，我喜欢阿威，一直都是，从未改变过。我

爱他年少爬树的利落身影，我爱他凌乱朝气的碎发。从稚气未脱，到

青涩懵懂。如今他进城来打拼，我愿意陪他同甘共苦。我也想嫁人，

但是我只想嫁他。 

阿威经常有时候不开心，刚出来打拼，没有谁是容易的。安慰他

的同时，我也给自己加油打气。等学够了两年，我顺利进入一家服装

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拿到前三个月的工资后，我和阿威回了趟

我家，因为姥爷的病开始变严重了。 

一切都在变好，可是姥爷的哮喘却不乐观，有时候睡觉时会咳的

满脸通红，要随时有人照顾。妈妈坐在桌边缝衣服，她憔悴的面容下

却比以前平静了很多。阿威来我家给我们做了饭，和妈妈聊聊天就走

了。姥爷在睡觉，呼吸还比较匀称，我开始愣神，想起了以前姥爷如

旧手风琴的一般的呼吸声。 

“晴晴啊，你和阿威怎么样。”屋里的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路。 

“妈妈，姥爷有没有好转？”妈妈没有抬头，我猜她不会看到我

红红的脸颊。 

    “姥爷老了嘛，这不是天凉了吗，难免不舒服。有我照顾会慢慢

好的。”妈妈抬头看了姥爷一眼，担心我们的讲话惊醒了姥爷。 

    “那你呢？还有没有因为爸爸难过啊。” 



 

 

“哎，怎么说呢晴晴，人总是要向前看的，没有谁会一直惦记着

过去，我偶尔回想以前就挺开心的。毕竟我人生大半部分都是你爸爸，

我知足，我嫁的是自己最爱的人啊，我还有你姥爷有你，这就够啦。”

她甚至有一些淡淡的笑容，脸上的皱纹也变得温暖。“所以，晴晴喜

欢阿威吗？我看这小伙子不错哦。” 

    “妈„„”我盯着自己脚尖。 

“人家阿威刚刚和我说起你也是脸红，你们啊，还真是像呢。” 

那一刻，仿佛心底涌出了蜜。 

 

半年后，我也出嫁了，嫁给了阿威。我们是伴侣，我们如家人，

我们早就融入了对方的全部生活里，他爱我，一如我爱他。 

如此，时光如初，正如我年少时的梦想，嫁与你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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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少时的梦想，就是有一番事业，娶到心爱的她。 

我叫阿威。我喜欢兰兰，可是她却嫁人了。 

我和兰兰还有晴晴一起长大，同村的只有我们三个比较同龄，兰

兰的身躯纤细瘦弱，我喜欢她的细弱的麻花辫，我喜欢她苍白的脚踝，

我喜欢她大大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别人，却对我笑。我甚至很多次偷

偷跟着她到小河边，看她打水，麻花辫旁边刚好可以露出白净的脸庞，



 

 

还可以看到她不经意间微笑浅浅的酒窝。我很多次都好想上前去和她

讲话，哪怕只是打一句招呼，但是每次看到她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

我更怕她看到我关注她，我觉得我不可能和她在一起的，因为，因为

我家太穷了。 

 但是每每我知道我和她不可能，我却越发地想要看到她，这种

情绪几乎折磨我发疯，我想要和她在一起，牵她的手。我越来越想要

向命运抗争，我想要去城市打拼，我想要出人头地让她父母对我刮目

相看，我想要，我想要带兰兰私奔。 

那天傍晚，灿烂的云霞将天空浸染成一片灿烂的金红色，鸟群划

过天空，在河面上留下倒影。河边的兰兰仿佛是上天所赐予我的礼物。

她在洗衣服，柔嫩的手撩起刘海，和我对视中的她，明亮的眼中尽是

我的身影。她对我笑，她的唇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夕阳色。 

我忽然像断电了一般“我喜欢你，你呢？” 

她又笑了，却紧紧的抿住唇。点点头，低下流转的目光不再看我。 

“和我去城里吧，我会在那里挣钱养你，我会对你好。” 

她没有说话,我扶住她的肩膀她才微微抬起头来，目光里满是灼

热。我想我能懂，她和我一样渴望新的世界，渴望和我在一起。 

“我们，今晚私奔吧。”说罢，我吻上她的唇。 

我想我所有的血液都幻化成了天边的晚霞。晚霞下绚丽的河水，

是我源源不竭的青春梦想，奔流不息又充满希望。 

晚上我如约等候在小河旁，从满心期待手足无措，到想到将来欣

喜若狂。我甚至产生了幻觉，我似乎能听到由远及近的兰兰的脚步声，



 

 

我盼望能给她一个永恒的拥抱。 

可是我没有等到兰兰。她没有来。整整一个夜晚只有河水的流淌

声和着我的心跳，越来越慢，我手边的红烛燃烧殆尽，仿佛这黑夜永

不能消逝。 

我坐在河边，直到了天亮。太阳又一次出现，我很疲倦，却欲哭

无泪。是不是她在夜里迷了路。是不是她忘记了我们的约定。是不是

因为她不喜欢我，只是因为我的自作多情而将她的害羞误认成了喜

欢。是不是，她其实也是瞧不起我的，后知后觉之后，只能将昨天这

一切当做给我的玩笑。 

我在第三天试图去找她，可是她没有了人影。家里只剩下了她的

父亲，我怯懦地来到她家门口，看到在门口蹲着抽烟的他：“阿威啊，

你找兰兰？”“嗯。”“以后别找她了，她去县里了，前天晚上走的。” 

所以是在和我约定的夜晚吗。所以，我猜对了吧，这一切是给我

的玩笑。 

后来兰兰要结婚了，知道消息之后我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她这样

的好姑娘，是应该被人珍惜的，既然不能和我心爱的姑娘永恒，我希

望能再多看她一眼，我梦中都是她出嫁红妆的模样。此后，我便能了

无牵挂地游荡打拼了吧。 

她出嫁那天，她家门口张灯结彩，我远远地在人群中看到了红裙

黑发夺目的她，皮肤白皙，想是这半个月生活足够的安逸舒适吧。眼

波流转，满目的温柔。如花的笑容，告诉我她很幸福。这是我一直不

能想象的到的美丽，风吹起她的红裙，将我吹的泪流。 



 

 

第二天我便离开，我希望能够忘怀，我希望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如今是很多年后了，我在城市已经定居，多年的打拼使我在生意

场上游刃有余。我和晴晴在了一起，多年的相濡以沫让我更加珍惜现

在的晴晴。我现在很爱她，这就是所谓心爱和喜欢的区别吧。 

如此甚好，一番事业，心爱的她。不负我青春韶华，不负我日夜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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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兰兰，我年少时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小山村，能够嫁给阿

威。 

可是父母却不同意我这样的想法，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安安分分地

嫁个好人家，阿威的家庭条件不好，父母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和阿威

在一起。我为此哀求过父母，哭过闹过。我准备和阿威私奔，却被父

母半夜发觉院里的动静，妈妈坐在地上哭“你要是走了我们就断绝母

女关系！兰兰我白养你这么大，不能留在身边有什么用！”我站在院

子里艰难地思索，直到泪流满面，父亲在旁边沉默地抽着烟不说话。

我知道他也许会愿意我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对母亲的爱还是让他

最终选择沉默不语。 

最终我决定留下，我冲进自己的屋子，打翻桌上的红烛，闷在黑



 

 

暗的屋里哭。任凭门外的父母怎么敲门，我都不肯开门。我仿佛是一

只笼中的白鸽，看似温顺羽毛干净洁白，可是我眼中的固执却未曾泯

灭，我也有飞翔的翅膀，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被禁锢。 

我终于明白梦想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就是你梦里所想，却永不能

达到的事情。 

于是我拿起剪刀，戳破了自己的手腕，沉重的剪刀落地声之后，

我隐约听见门外妈妈尖叫的声音，但是对不起妈妈，我已经管不了这

么多了。 

我好像做了很长很长的梦，很多的片段像电影一样快进，杂乱无

章中带着古老又模糊磨损的刺啦声。我梦见了阿威爬树我和晴晴在树

下欢呼，我梦见他要我和他私奔时的眼中的坚定，让我有泪在即。我

梦见我去小河边打水，却感觉到阿威偷偷跟着我，我想确认一下却不

好意思回头。我看到了他躲在树后露出来的衣角，可是我不好意思告

诉他我看见了。我只能继续假装没看到继续打水。低头的时候，我看

到水面上映出我在笑，白白的牙齿好明显啊，我赶快抿住嘴，被他看

到可怎么好。 

我醒来了，映入眼帘的是县医院白白的天花板，我微微侧头，看

到妈妈在旁边憔悴疲倦的睡容，眉头紧锁。这个饱经风霜的妇人，我

不能再伤害她了。眼泪流进了我的耳朵，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挣扎的力

气。 

阿威，你知道吗，那天的剪刀戳破的不是我的手腕，是我的翅膀，

梦想的翅膀。 



 

 

我躺了半个月，面容一如以前的温婉，白净的面庞，细弱的眉毛，

只是眼眸不再明亮活泼，充满了成熟的隐忍和温柔。病床前坐着一位

男士，儒雅端庄，细心地削着苹果。 

如此，那天铺十里红妆，那天我笑靥如花，那天我出嫁到县。 

只是所嫁之人，不是阿威。 


